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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八十七回　入古剎 五劍客巧結番僧　煮雪雞 衆仙娃同嚐異味

下一回�

此處輕雲、文琪又將紫玲姊妹與司徒平這段姻緣經過一一說知。鄭八姑道：「寶相夫人

得道三千年，神通廣大，變化無窮，是異類散仙中第一流人物。秦家姊妹秉承家學，又

得許多法寶，現在歸入貴派，爲門下生色不少。李、申二位道友得寶相夫人金丹解救，

不消多日，便能復元了。」靈雲又問八姑昨晚探青螺結果。八姑道：「昨晚我去青螺，

見魔宮外面陰雲密佈，邪神四集。我從生門入內，因是元神，不易被人覺察。到了裏面，

纔知八魔還約了十幾個妖僧妖道相助，其中最厲害的便是那師文恭。我在暗中聽俞德與

八魔談話，這次不但毒龍尊者在暗中主持，還約請有西方五鬼天王尚和陽、萬妙仙姑許

飛娘和赤身教主鳩盤婆三人，俱都是異派中的有名人物。他們準備端陽日將谷口魔陣放

開一面，由死門領拜山赴會的人進去。敵人入谷以後，再將谷口封鎖，敵人便插翅難飛。

他們原是誤疑貴派同來的能人甚多，所以纔有此大舉。先祇是八魔等八人出面，見機行

事，如來人並無能手，毒龍尊者連所請的人並不出面。他們將拜山的人擒到以後，內中

如無峨眉門下，不過僅僅處死泄忿；如有貴派的人在內，就取貴派中人的元陽陰魂煉一

種魔幡，爲將來與貴派對敵張本。原本毒龍尊者請師文恭也是備而不用，謹防萬一。不

知怎的師文恭會小題大做，擺下這厲害魔陣。幸而天網恢恢，這廝被秦紫玲道友白眉針

所傷，那針專刺要穴，順血攻心，必難倖免。他如死去，魔陣易人主持，就差多了。我

探了一些實情，正要出來，迎頭遇見師文恭。這廝眼力好不厲害，虧我見機，連忙飛身

逃出，差一點便被他看破。適纔纔知他已得了藏靈子的黑煞落魂砂，元神比不得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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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他發覺撒上一點，更不似李、申二位道友能夠施救，從此將道行喪盡，墜入九幽，

萬劫不復。現在想起來，還覺不寒而慄。出了魔宮，便到附近山谷巖洞中，去尋那拜山

的趙道友蹤跡，到處尋找無着。後來經過一座孤峰，子午方位正對青螺魔宮，峰頂被一

片雲霧遮蓋。要是別人便被瞞過，偏偏從前我見過這種佛教中天魔解體的厲害法術。要

在平日，無論多大本領也看不出來；偏偏昨晚是個七煞會臨之日，該那行法之人親去鎮

壓祭鍊，須撤去子午正位的封鎖。我知此法須害一個有根基道行之人的生命，因尋趙道

友不見，恐他一人先到，獨自探山，中了敵人暗算，想飛到峰頂上去看個仔細。但是我

又無此本領，祇得等那行法之人祭鍊完了出來，跟在他的身後，到了那人住所，再探聽

峰頂做人傀儡的是誰。

「我在峰旁等得正有點不耐煩，忽見前面峰腳雪凹下有幾絲青光閃動。這種用劍氣煉化

成飛絲的人並不多，看那青光來路很熟，我追去一看，果然是熟人，還是我的多年不見

的老朋友終南山喝泉崖白水真人劉泉。也不知他爲了何事滿面怒容，指揮他的飛劍上下

左右亂飛亂舞，口中千賊丐萬賊丐地罵個不住。我見他身旁並無別人，獨個兒自言自語，

好生奇怪，便現身出來將他喚住，問他爲何這等模樣。他看出我的元神，纔收了劍光，

氣忿忿地和我相見。

「他說他自那年受峨眉掌教真人點化後，一人屏絕世緣，隱居終南修道，多年沒有出山

一步。兩月前因他門下弟子韋衎到西藏採藥，路過青螺，遇見八魔中的仵人龍、邱舲，

憑空欺侮，奪了他已採到手的一枝成形靈芝，差點還將飛劍失去，逃回終南求師父給他

報仇。劉道友一聞此言，便從終南趕往青螺來尋八魔算賬。到了打箭爐落下身來，想尋

兩個多年未見的好友做幫手，一個便是我，那一個是空了和尚。及至一去訪問，空了和

尚業已圓寂，我又不知去向。正要駕劍獨飛青螺，忽然看見山腳下有一個垂死的老乞丐

倒臥，劉道友動了惻隱之心，一多事給他喫了一粒丹藥。喫下去不但沒有將病治好，反

倒腿一伸死去。正覺得有點奇怪，從遠處跑來一個中年花子，捧着一壺酒同些剩菜，走

到老丐跟前，見劉道友將老丐用丹藥治死，立刻抓住劉道友不依不饒。說那老丐是他的

哥哥，適纔是犯了酒癮，並沒有病，劉道友不該用藥將他治死，非給他抵命不可。劉道

友這些年潛修，已然變化了氣質，並未看出那中年花子是成心戲弄他的異人，覺那花子

哭鬧可憐，反和他講情理。說自己的丹藥能起死回生，老丐絕不會死，必是老丐中的酒

毒太深，丹藥喫少了，所以暫時昏絕。祇須再給他喫幾粒丹藥，不但醒轉，還永遠去了

酒毒。那花子裝作半信半疑的神氣，說他弟兄二人本是青螺廟內住持，被八魔趕將出來，

將廟蓋了魔宮，在外流落多年，弟兄相依爲命。如果劉道友再給他兄長喫，能活轉更好，

不能活也不要抵命了，祇求設法將他送回青螺故土，於願便足。劉道友受了他哄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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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青螺從未去過，難得他是土著，情形熟悉，正好向他打聽，本是同路，攜帶也非難事，

便答應了他。誰知末後這兩粒丹藥塞進老丐口中，不過頓飯時光，人不但沒活轉，反化

成了一攤濃血。那花子愈發大哭大跳起來。劉道友無法，祇得準備將他帶了同行。他便

問劉道友如何帶法。劉道友說飛劍、法術，二者均可。他裝作不信，說劉道友又是騙他，

想用障眼法兒脫身，免得給他哥哥抵命，直用話擠對，直騙得劉道友起了重誓纔罷。劉

道友還憐他寒苦，給了他幾兩銀子，命他去換了衣服同行。他說不要，怕劉道友借此逃

跑。劉道友氣不過，命他站好，想要提他一同御劍飛行。誰知竟飛不起來，連自己法術

也不靈了。劉道友一見不好，似這樣如何能到青螺與人對敵？又想不出法術、飛劍何以

會不靈起來。當時又驚又急，本想轉回終南再作計較。偏那花子不依，說劉道友答應了

他，無論如何也得將他送回。劉道友不肯失信，又因自己起過重誓，並且法術已失，業

如常人，萬一花子真個和他拼命，經官動府，傳出去豈非落個話柄？萬般無奈，祇得同

他步行動身。偏那花子性情非常乖張，又好飲酒，一天也走不上二百多里地，不知淘了

多少閒氣，纔到了川邊。

「快離青螺不遠，劉道友忽然想起：『這花子既說死的老丐是他親哥哥，爲何走時眼見

他哥哥屍首化了一攤濃血，他祇一味歪纏，要自己帶他走，並不去掩埋？』越想越覺不

合情理，問他是何緣故。這花子纔說出，那丐不但不是他兄長，還根本並無其人，是他

成心用障眼法兒來訛劉道友送他往青螺的。劉道友一聽此言，想起他一路上種種可惡，

到了地頭，他還敢實話實說，並不隱瞞，這般成心戲弄人，如何再能忍受，伸手便去抓

他。那花子雖然長相不濟，身手卻非常矯捷，劉道友一把未抓着他，反被他連打帶跌，

喫了不少虧苦。那花子一面動手，一面還說，不但老丐是假的，劉道友飛劍、法術也是

被他障眼法蒙住，並未失去，可惜他那種法術祇能用一次，過了四十九天，再用就不靈

了。一句話把劉道友提醒，一面生着氣和他打，一面暗算日期，恰好從動身到本日正是

四十九天。也不管那花子所言真假，且將飛劍放出試試，果然劍光出手飛起。那花子一

見劉道友劍光，直埋怨他自己不該將真話說出，撥轉身抱住頭，往前飛跑。劉道友哪裏

肯容，指揮劍光緊緊追趕。花子竟跑得飛快：一晃眼就沒了影子。劉道友無法，正待停

步，那花子又鬼頭鬼腦在前面出現，等劉道友追過去，又不見了。似這樣數次，直追到

我二人相遇之處。劉道友恐他逃走，見他出現，裝作不知，闇誦真言，用法術將花子現

身的周圍封鎖，再用劍光一步一步走過去。剛剛行完了法術，飛劍還未放出，忽然臉上

被人打了一個大嘴巴，打得劉道友頭暈眼花。耳聽一個人在暗中說道：『你快撤了法術，

讓我出去便罷；不然，你在明處，我在暗處，我抽空便將你打死。』劉道友聽出是那花

子聲音，卻不見人，越發氣惱。知道他被法術圍困，便將劍光飛起，上下左右亂飛亂刺。

滿以爲封鎖的地方不大，不難將花子刺死。刺了一陣，不見動靜。正疑又上了那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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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被我元神上去止住，談起前事。我斷定那花子定是位混迹風塵的前輩異人，憑劉道

友的飛劍、法術，豈是被一個障眼法兒便可蒙住失去效用的？不過此人與劉道友素無仇

恨，何以要這般戲弄？此中必含有深意，再三勸劉道友不可造次。劉道友也明白過來，

想起來時花子曾說，劉道友的本領僅夠給他當小徒弟，還得跟他討飯多年，纔能出世現

眼等語。再一仔細尋思他一路上半瘋不瘋的言行舉動，也覺此人頗有些來歷，稍平了一

些怒氣。問我爲何用元神出遊，我便將同他分手這多年的情況，以及今晚探青螺同那趙

道友蹤跡之事說出。他猛想起昨日同那花子走過昭遠寺門口，那花子說有個姓趙的住在

這廟內，前面有人打聽他，你便對他說，莫要忘了。當時因爲那花子說話顛顛倒倒，沒

有在意。聽我一問，知道事出有因，便對我說了。

「那昭遠寺離青螺祇有數十里，比我們這裏去要近得多。我便邀劉道友同去打探，如果

不是，再來跟蹤在前面峰頂煉妖法的人也來得及。劉道友見我與他同仇敵愾，又聽說我

們這邊有不少的峨眉派門下高明之士，愈發高興。我二人同趕到昭遠寺暗中探看，寺中

二方丈喀音沙布正和幾位道友談天，內中果然有趙道友，還有我從前遇見過的長沙谷王

峯的鐵蓑道人，知道他們都是到青螺赴會來的。祇不知諸位正教中道友，如何會與青螺

下院替八魔做耳目的番僧相熟？恐怕其中另有別情，不敢造次，便請劉道友設法將諸位

道友引出來，問個明白。恰好引出來的是鐵蓑道人，到了無人之處，我現身出來，對他

說了實情。問他同諸位道友既與青螺爲敵，如何反與八魔耳目爲友？莫要中了別人之計。

鐵蓑道友說，他和諸位道友數日前纔往青螺來，路上被一位前輩道友停住劍光喚了下來，

命他們先到昭遠寺落腳，自有妙用，還囑咐了一番話。諸位道友自然遵命。一到昭遠寺，

先和大方丈梵拿加音二、二方丈喀音沙布動起手來。打至中途，兩個番僧忽然請諸位道

友停手，問起來意。二番僧說他們雖做八魔耳目，實非得已，他二人已準備趁端陽諸位

道友與八魔鬥法之便，煉天魔解體大法，和八魔孤注一擲，決一死活存亡，以便奪回魔

宮。祇要諸位道友不和他二人爲仇，端陽那天，他二人還能助一臂之力。由此，因打反

成了相識。諸位道友雖然覺他二人之言不甚可靠，但未可示怯，遂變敵爲友，住了下來。

連日並未見他們有甚麼舉動，款待也甚殷勤。祇大方丈梵拿加音二每隔三日，必出門一

次，說是去煉那天魔解體大法。鐵蓑道人疑他另有異圖，曾跟他身後，去看過一次，那

番僧一到我去過的那個峰頭，便沒入雲霧之中。鐵蓑道友看出他果是言行相符，雖放一

點心，到底還是時刻留神觀察他們動靜，以備萬一。他說中途喚諸位道友到昭遠寺落腳

的前輩道友，正是數十年前名震天下的怪叫花窮神淩渾。再問形狀，和劉道友所遇花子

一般無二。一算時日，那日花子正在一個小坡下睡覺，定是用神遊之法，分身前去囑咐

諸位道友。劉道友聞言，纔明白淩真人是想度他入門，被自己當面錯過，好不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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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人別了鐵蓑道友，復回原處，路上遇見一陣黃塵，知有佛教中番僧走過。趕到峰

前一看，甚麼迹象都沒有，峰頭霧沉沉的，知道行法之人已去。妖法封鎖厲害，未便輕

易涉險。劉道友見淩真人既將他引到青螺，必有用意，與我訂了後約，準定揣度淩真人

意旨，兼報門人之仇，輔助衆位，同破青螺。當時便跪在真人隱身之處苦求，想用至誠

感動淩真人出現。我別了劉道友回來，便發生李、申兩位道友遭難之事。我見諸位道友

個個稟賦非常之厚，深得峨眉真傳，又加上秦家姊妹相助，果真再得淩真人幫忙，破青

螺，掃蕩羣魔，是無疑的了。」

正說之間，吳文琪笑道：「我自知本領不濟，始終守護着這幾個孩子，沒有跟着諸位姊

妹前去涉險。適纔秦家姊妹行時，大家都忙着解救李、申二位妹子，也忘了將這四個孩

子帶去。後日便是端陽，豈不又是累贅？」一句話把靈雲提醒，也愁章氏姊弟和于、楊

二道童無法安置。偏這四人都非常乖巧，自從與衆人見面，分別行了大禮之後，早侍立

在旁，留神細聽。此時一談到他們，不約而同，四人分作兩雙，走上前去，朝衆人跪下，

叩頭不止。這時靈雲纔細看他們，見四人俱非平常資質，個個靈秀，頗爲心喜。祇是在

座諸人，除鄭八姑自身歷劫未完，談不到收徒外，餘人俱是峨眉新進後輩，不奉師命，

哪敢收徒。想了一想，便問四人將作何打算，如是思家，須等破了青螺，纔能分別送他

們回去。先是于、楊二道童搶先說道：「弟子等二人，一個是幼遭孤露，父母雙亡；一

個是父母死後，家道貧寒，被惡舅拐賣與人爲奴，受苦二年，又被妖道拐上山去：俱都

是無家可歸。雖然年幼無知，自在妖道洞中住了兩年，每日心驚膽戰，如坐針氈。幸遇

諸位仙長搭救，情願等破了青螺之後，跟隨諸位仙長歸山，做兩名道童，生生世世，不

忘大恩。」說罷，叩頭不止。于、楊二人說完，章氏姊弟也力說不願回家，情願出家學

道，求諸位大仙收歸門下。靈雲再三叫他四人起來，用婉言勸告，說出家受苦，仍是等

事完送他四人回去，有家的歸家，無家的由自己給他們想法安置生理，各按本領，謀上

進之路爲是。四人哪裏肯聽，祇跪在地下哭求，頭都叩得皮破血流。輕雲、朱文二人首

先看不下去，同勸靈雲道：「大姊素受掌教信任，於小輩門人中總算序齒最尊，得道最

早。這四人資質不差，即使冒昧收下，不見得就遭教祖責罰怪罪。何況祇要回去等教祖

或妙一夫人回山時叩請安置，以定去留，那時不允，仍可送他們回去，並不一定就算自

己不奉師父之命，隨便收徒。別人不敢擔承還可，你還有何顧慮？」靈雲笑道：「你二

人說得倒好。本派自長眉真人開創，門下甚少敗類者，就爲收徒不濫之故。如今未奉師

命，一下便收四人。我等道行尚淺，哪能預測未來，豈可冒昧從事？雖說祇帶回峨眉安

置，並不算收歸門下，你要知凝碧崖乃洞天福地，豈容凡夫俗子擅入，此時他四人尚不

肯回去，異日如何便肯？教祖雖是我生父，因我一向兢兢業業，未犯大過，纔未重責。

一旦犯了教規，罰必更嚴。此事實在不敢妄作主張。至少也須奉有一位前輩師叔伯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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纔能帶他們同返峨眉。他們原是秦家姊妹所救，且候她二位回來，再想法安置吧。」輕

雲道：「秦家兩位姊妹雖說道法高強，但是初入本門，還未見過師父，豈不凡事俱聽姊

姊吩咐？姊姊不能做主，也是枉然。」靈雲聞言，再回顧四個孩子，已哭得和淚人一般，

鄭八姑幫着勸解說：「這四個孩子如此向道心誠，如果無緣，豈能遇見諸位？就是道友

冒昧收下帶返峨眉，教祖與人爲善，見他們質地不差，絕無怪罪之理。」靈雲看了八姑

一眼，口中還是不允。

這時章氏姊弟與于、楊二道童已知靈雲是衆人中領袖，大家苦勸都不生效，便絕瞭望。

章南姑忽然站起身來，走向輕雲、司徒平、吳文琪三人面前，跪下哭說道：「弟子姊弟

二人，本虎口餘生，自拼必死，偏生遇見五位大仙救了性命。兩位秦大仙尚未回來，請

三位大仙代弟子等轉謝救命之恩。並求諸位大仙把舍弟虎兒收下，做一名服侍的道童，

以免他回去受庶母虐待，弟子感恩不盡！」一路哭訴方完，猛地站起身來，朝旁邊岩石

上一頭撞了去。虎兒本隨姊姊哭了個頭昏聲嘶，一見姊姊要尋死，從地下爬起來，跌跌

撞撞，哭着往前飛跑，想去救援。還未到南姑身前，在地上滑跌了一跤，跌出去有好幾

尺遠近，臉鼻在地上擦了個皮破血流，再爬也爬不起來，一陣急痛攻心，暈死過去。有

這許多有本領的人在座，哪容章南姑尋死，她撞的地方離朱文正近，一把早將她拉住。

南姑回身望見兄弟虎兒這般景象，愈發號啕大哭。朱文便拉着南姑的手走過去時，虎兒

已被靈雲就近抱起，取出丹藥與他敷治。忽見八姑身一晃，飛下石臺。衆人回頭一望，

原來是于建、楊成志二人自知絕望，又見南姑尋死慘狀，勾動傷心，趁衆人忙亂之際，

悄沒聲站起身來，也想往山石上撞去。八姑坐在石臺上面早已看出，見衆人都忙於救章

氏姊弟，沒有注意于、楊二人，正想分神去救，元神剛剛飛起，猛見從凹外伸進一隻長

臂，正好將於、楊二人攔住。接着現出一個花子，對着于、楊二人罵道：「此處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要學道出家，哪裏不可，單要學女孩兒尋死！」靈雲追隨父母多年，見多

識廣，一見這個花子非常面熟，曾在東海見過一次，略一尋思，便想起他正是怪叫花窮

神淩渾，不禁大喫一驚。輕雲、文琪更是不久前在戴家場見過，又聽玉清大師說起他的

來歷。三人不約而同，喊衆人上前跪見。靈雲道：「淩師伯駕到，弟子齊靈雲率衆參拜。

」

淩渾見了這些小輩，倒不似對敵人那樣滑稽。一面喚衆人起來，對靈雲道：「我適纔知

道幾個魔崽子要借水晶球觀察你們過去同現在的動靜，好用妖法中傷，恐你們不知，日

後受了暗算，特意前來護持。見這四個孩子向道心堅，你又執意不允，累他們尋死覓活，

我在上面見了於心不忍。我知你並非矯情，自有你的難處。好在毒龍初用晶球照影，須

先看以前動靜，暫時還不能到此，特意抽空下來與他四人說情，省你爲難。他四人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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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可入門，祇楊成志還有許多魔牽，好在既由我出頭，以後如有錯誤，我自會到時點化。

你可聽我的話，代齊道友暫爲收下。此地他四人住居不宜，少時由我代你託人先送他們

迴轉凝碧崖。你等事完回去，不久齊道友同峨眉諸道友聚集峨眉，如果齊道友責爾等擅

專，你可全推在我的身上便了。」靈雲聞言，忙即跪下領命，又命四人上前跪謝淩真人

接引之恩，乘機請淩渾同破青螺。

淩渾道：「我隱居廣西白象峰，已有數十年不履塵世。前年極樂真人李靜虛路過白象峰，

和我談起如今各派正在收徒，劫運大動，勸我與白矮子棄嫌修好，趁這時機出世，助峨

眉昌明正教，就便收兩個資質好的門人承繼我的衣鉢。想當初同白矮子發生嫌隙，我也

有不是之處，看在我死去妹子淩雪鴻分上，他又極力讓我，趕人不上一百步，見極樂真

人出頭一說和，也就罷了。極樂真人從我那裏走後，偏偏不知死的魔崽子六魔厲吼到白

象峰採藥，乘我夫妻不在洞中，將我洞中植的一叢仙草偷走。我回來查明此事，因爲這

種幺麽小醜，不值我去尋他，打算收了徒弟，命徒弟去尋他算賬。後來一打聽，這些魔

崽子自他師父神手比丘魏楓娘死後，又拜在毒龍尊者門下，無惡不作。我在衡山後山看

中了一個未來的徒弟，這人名叫俞允中，是家妻崔五姑新收門人淩雲鳳的丈夫。他先是

想投奔白矮子，白矮子看他不中意，不但不收，反用法嚇他回去，害得他受盡千辛萬苦，

投師未投成，從山上跌滾下來，差點送了小命。我將丹藥與他服下，送到山下，想逼白

矮子收他時，白矮子業已見機先行走避。我氣忿不過，白矮子不收俞允中，無非嫌他資

質不夠，我偏收他爲徒，將畢生本領傳授，讓他做出驚人的事與白矮子看看。我想試試

此人心意膽智，留話給白矮子的大徒弟岳雯，等俞允中醒來對他說，他如能到青螺魔窟

內將六魔厲吼的首級盜來，我便可收他爲徒。果然他向道真誠，聽岳雯傳完我的話，一

絲也未想到艱難危險，立刻由岳雯將他送到川邊。他獨自一人誤投昭遠寺，被兩個與青

螺爲仇的妖僧擒住，想利用他煉那天魔解體之法，與魔崽子爲難，將他放在青螺對面正

子午位的高峰上面行法。他無力抵敵，又想借此得六魔首級，誤信妖僧之言，獨自一人

在峰頂上打坐，日受寒風之苦。我先時還想去救他，後來一想，他雖不通道法，服了妖

僧的火力辟穀丹，又傳了他打坐之法，不到端陽正午不會喪命。那天魔解體之法也頗厲

害，稍一鎮攝不住心神，便會走火入魔，正可借此磨鍊他扎一點根基。我祇暗中護持，

靜看妖僧、魔崽子窩裏反，到了端陽正午以前再打主意。我連去看他多少次，他定力很

強，一到子午，眼前現出許多地獄刀山、聲色貨利的幻象，他一絲也不爲所動。可見我

眼力不差，甚爲痛快。昨今明三晚，是妖僧行法最要緊關頭，幻景尤爲可怕，還有真的

魔鬼從中擾亂。我怕他禁受不起，不比往日，祇須分出元神便可照護。彼時我正和一個

牛鼻子歪纏，見妖僧飛來，我便隨他飛上峰頭。等妖僧走後，我對他說了幾句話。又到

魔窟去看了一遍，正趕上俞德去請幾個大魔崽子來爲師文恭報仇，毒龍業障正用晶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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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觀察敵人動靜。這回他原請得有赤身教主鳩盤婆，偏偏派來的弟子又被綠袍老祖得罪

回去。將來峨眉鬥劍，鳩盤婆必不助他，齊道友可以省事不少。」

說到這裏，衆人忽覺眼前微微亮了一亮。淩渾道：「大魔崽子果然賣弄來了，你們祇管

閒談，待我上去跟他開個玩笑。」說罷，一晃身形，連章南姑姊弟和于、楊二道童俱都

蹤跡不見。鄭八姑適纔元神飛下，見了淩渾，也隨衆參拜，未及上前請求度厄，淩渾業

已飛走，好生嘆息。當下轉託衆人，代她向淩渾懇求一二。靈雲道：「這位師伯道法通

玄，深參造化。祇是性情特別，人如與他有緣，不求自肯度化；與他無緣，求他枉然。

且等淩師伯少時如肯再降，或者青螺相遇時，必代道友跪求便了。」八姑連忙稱謝。等

了半天，淩渾仍未返回。那獨角神鷲和神鵰佛奴竟和好友重逢一般，形影不離。靈雲因

雪山中無甚生物可食，問起司徒平，知獨角神鷲在紫玲谷內也是血食，便喚二鳥下來，

命它們自去覓食。神鷲搖搖頭。司徒平知它是遵紫玲吩咐，不肯離開自己。正想向寒萼

說話，神鵰忽然長鳴了兩聲，沖霄飛起。神鷲也跟着飛了上去。不多一會兒，神鷲仍舊

飛回，立在雪凹外面一塊高的山石上面，往四外觀望。神鵰去了有半個時辰，飛將回來，

兩爪上抓着不少東西。衆人近前一看，一隻爪上抓着兩個黃羊，一隻爪上卻抓了十幾祇

額非爾士峰的名產雪雞。在座諸人雖然均能辟穀，並不忌熟食葷腥。輕雲首先高興，取

了四隻雪雞，喊了司徒平與朱文，商量弄熟來喫。靈雲笑道：「你們總愛淘氣，這冰雪

凹中，既無鍋釜之類的傢俱，又沒有柴火，難道還生喫不成麼？」大家一想果然，一手

提着兩隻雪雞，祇顧呆想出神。八姑笑道：「這雪雞是雪山中最好喫的東西，極爲肥美，

早先我也偶然喜歡弄來喫。這東西有好幾種喫法，諸位如果喜歡，我自有法弄熟了它。

冰雪中還埋藏着有數十年前的寒碧松蘿酒，可以助助雅興。祇可惜我不便親自動手，就

煩兩位道友將崖上的冰雪鏟些來，將這雪雞包上，放在離我身前三尺以內的石上，少時

便是幾隻上好熟雞，與諸位下酒了。」朱文聞言，首先飛身上崖去取冰雪。靈雲見神鵰

還未飛走，便命它將羊、雞取去受用。神鵰便朝上長鳴兩聲，神鷲飛下，二鳥各取了一

隻黃羊、三隻雪雞，飛到崖上喫去了。朱文、輕雲各捧了一堆冰雪下來，見雪雞還剩下

十隻，已被司徒平去了五臟，都把來用敲碎的冰雪碴子包好。八姑口中唸唸有詞，先運

過旁邊一塊平片大石。請朱文用劍在石面上掘開一個深槽，將包好的雪雞放在裏面，又

取了些冰雪蓋在上面，用一塊大石壓上。準備停當，八姑又指給衆人地方，請一位去將

埋藏的酒取了出來。然後說一聲：「獻醜。」祇見一團綠森森的火光從八姑口中飛下，

將那塊石頭包圍。不一會兒工夫，石縫中熱氣騰騰，直往外冒，水卻一絲也不溢出。衆

人俱聞見了雞的香味。朱文、輕雲二人，口中喊妙不絕。輕雲笑問朱文道：「你們有多

少天不喫葷了，卻這般饞法？也不怕旁人見笑。」朱文秀眉一聳，正要答言，吳文琪道：

「人家鄭道友在這冰山雪窖中參修多年，一塵不染，何等清淨。被我們一來擾了個夠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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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索性不客氣鬧得一片腥羶，也不想想怎麼過意得去？我們真可算是惡賓了。」朱

文道：「你和大師姊俱是一般的道學先生，酸氣沖天。像我們這般行動自然，毫不作僞

多好。你沒聽鄭道友說，她從前也喜歡弄來喫過，煮雞法子還是她出的呢。你這一說，

連主人一番盛意都埋沒了。」靈雲道：「你們怎地又拉扯上我作甚？你看那旁雞熟了，

請去喫喝吧。」朱文、輕雲聞言，走過去揭開蓋石一看，一股清香直透鼻端，石槽中冰

雪已化成一槽開水，十隻肥雞連毛臥在裏面。提起雞的雙足一抖，雪白的毛羽做一窩脫

下，露出白嫩鮮肥的雞肉。除八姑久絕煙火，靈雲也不願多喫外，算一算人數，恰好七

人，各分一隻，留下三隻與紫玲姊妹和金蟬。各人用堅冰鑿成了幾隻冰瓢，盛着那涼沁

心脾的美酒，就着雞喫喝起來。朱文、文琪、輕雲、司徒平各人喫了一隻。靈雲祇在輕

雲手中撕了一點嚐了嚐，便即放下。

大家喫喝談笑，到了半夜，一幢彩雲從空飛下，紫玲姊妹同金蟬由峨眉飛回。說到了凝

碧崖，金蟬先去取來烏風酒，與李、申二人服了。又由寒萼用寶相夫人的金丹，爲李、

申二人周身滾轉，提清內毒。再由金蟬去找芝仙討了生血，與二人服下。不到一個時辰，

雙雙醒轉。依了李、申二人，還要隨紫玲姊妹帶回，同破青螺。紫玲因見二人形神委頓，

尚須靜養，再三苦勸。李、申二人雖不願意，一則紫玲不肯帶她們同來，神鵰佛奴又未

遣回，即使隨後趕來，也趕不上，祇得罷休。請紫玲回到八姑那裏，急速命神鵰飛回。

又請靈雲等破了青螺，千萬同諸位師兄師姊回去，以免二人懸念寂寞。金蟬又見着芷仙，

她每日有猩猿陪伴用功，無事時隨意閒遊，過了兩天也就慣了。靈雲聞言，便向紫玲姊

妹稱謝。仍恐李、申二人於心不死，決定破了青螺，再命神鵰回去。又恐神鵰見主人不

來，私自飛回，便喚了下來囑咐一番。誰知神鵰一見主人不來，又傳話叫它回去，哪肯

聽靈雲吩咐，靈雲囑咐剛完，神鵰祇把頭連搖，長鳴了一聲，沖霄飛起。那隻獨角神鷲

也飛將起來，追隨而去。靈雲知道神鵰奉白眉和尚之命長護英瓊，相依爲命，既不肯留，

惟有聽之，也就不再攔阻。一會兒工夫，神鷲飛回，向着紫玲不住長鳴。紫玲聽得出它

的鳴意，便對靈雲道：「那隻神鵰真是靈異，它對神鷲說，英瓊妹子尚有災厄未滿，它

奉白眉和尚之命，一步也不能遠離，請姊姊不要怪它。適纔我在峨眉，也見英瓊妹子煞

氣直透華蓋，恐怕就要應在目前呢。」靈雲等聞言，俱都頗爲擔心，怎奈難於兼顧，祇

得等到破了青螺之後，回去再作計較。朱文已將石槽中留與三人的雪雞連那寒碧松蘿酒

取出來，與三人食用，金蟬、寒萼連聲誇讚味美不置。大家又談了一陣破青螺之事，各

人在石上用起功來。

第二日中午，八姑的友人白水真人劉泉走來，由八姑引見衆人。行完禮之後，八姑問起

劉泉，知道那晚在林中跪求到第二日，雖跪得精疲力乏，因爲想用至誠感動淩真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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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也不懈怠，反越虔敬起來。直跪到三更將盡，淩真人忽然帶了四個少年男女出現，一

見便答應收劉泉爲徒。由淩真人用縮地符，命劉泉將四個少年男女，送往峨眉凝碧崖內，

交與李、申諸人。又命劉泉將人送到後，回來往玄冰谷對靈雲等說，明日便是端陽，魔

宮內雖有番僧等佈下魔陣，自有淩渾去對付它，無須多慮。一交寅末卯初，先是趙心源

按江湖上規矩，單人持帖拜山。命金蟬借用紫玲的彌塵幡隨劉泉去見心源，裝作心源持

帖的道童，緊隨心源同幾個劍術稍差之人，隨身護持，遇見危難，急速用幡遁去。其餘

如鐵蓑道人、黃玄極等，也都各有分派，隨後動身。交手時，五鬼天王尚和陽如果先敗，

必乘衆人不備，到玄冰谷奪鄭八姑的雪魂珠。此珠關係邪正兩派盛衰興亡，除司徒平不

能與萬妙仙姑許飛娘對面，必須在谷中暫避外，靈雲、朱文、輕雲、文琪、紫玲姊妹六

人中，至少留下一人助鄭八姑守護雪魂珠，不可遠離。餘人可在卯末辰初動身往青螺助

戰。那時魔陣已被淩渾所破，毒龍尊者與許飛娘連同幾個厲害番僧同時出面，衆人不可

輕敵。如見不能取勝，祇可用朱文的寶鏡連同各人用的法寶護着身體，支持到了午正將

近。但聽淩渾一聲吩咐，那時番僧梵拿加音二的天魔解體大法必然煉成發動，地水火風

一齊湧來。衆人祇須見淩渾二次出現，急速由紫玲取過金蟬用的彌塵幡，遁回玄冰谷，

助八姑趕走尚和陽。青螺後事，由淩渾、俞允中、劉泉三人主持辦理。峨眉還有事發生，

靈雲等事完之後，可帶了衆人，速返凝碧崖，便知分曉等語。靈雲聞言，便命金蟬向紫

玲借了彌塵幡，傳了用法，隨劉泉赴昭遠寺去見心源，遵淩渾之令行事。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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